灰色人群的戏剧人生
——解读《日出》和《钦差大臣》选段
江苏海安丁所中学   王顺宏   丁海意
我国剧作家曹禺的代表作之一《日出》以 30年代初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大都市生活为背景，暴露了半殖民地大都市黑暗糜烂面，控诉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曹禺先生塑造了一批与当时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灰色人群，他们仿佛游离于社会之外，成了“多余人”。俄国19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果戈里的《饮差大臣》描写了一个赌博输光了钱的贵族纨绔子弟赫列斯达科夫，被以市长为首的一群官吏误当作“钦差大臣”，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种种闹剧，刻画了一个游戏人生的“钦差大臣”形象，反映出俄国官僚阶层贪赃枉法，谄媚钻营，卑鄙庸俗等本质特征。两部戏剧着力表现了一个灰色人群的戏剧人生，颇耐人寻味。
一、卑怯懦弱的“多余人”
《日出》第二幕的节选，写大丰银行的小职员黄省三哀求银行襄理李石清能让他再回来工作，被李石清冷嘲热讽一番并被经理潘月亭打昏在地。
课文的开头写黄省三非常卑怯地向李石清求情，理由有：“一个月只花银行十三块钱”，“孩子饿得直叫”，“银行还在盖大楼”，“银行还添了新人，让我回来，再累一点也心甘情愿”，但这些都遭到了李石清的反驳，“没饭吃，这不是粥厂”，“银行可以辞人”，“你讲良心，怪不得你现在这么可怜”，“谁叫你一大堆一大堆地养孩子”。见求情无望，黄省三只好泪汪汪地告辞，一副懦弱的可怜像。可是刚走两步，黄省三忽然有跑回来了，因为现实逼得他无路可走，无处可去，为了饥俄的三个孩子，他只有再次乞求李石清，别无他法，却因此而受到了李石清的无情羞辱，给他指出了去偷去拉洋车，最后竟唆使他去跳楼自杀。
从黄省三的神态动作可以看出．他与李石清的对话显然非常“胆小”；他只会“苦笑”、“他凄凉地”“又卷弄他的围巾”“嗫嚅地”，不断地“乞求”。被愚弄了，竟还会燃起了一线希望”“脸红、不安”“嘴唇自动”“惧怕地”。但为了他的孩子，为了那每月的十三块钱发出愤怒的吼叫。“我现在不怕你们啦！我不怕你们啦！（抓住潘经理的衣服）我太冤了”，发出绝望的吼叫“我非要杀了你”。但是面对潘月亭的怒喝“什么！”被吓住了不敢说出“你”。对黄省三的怯弱李石清早已看透了：“他说他要杀他自己——他这样的人是不会动手害人的”。
黄省三的性格的胆小、懦弱、万般无奈、畏畏缩缩、苦苦哀求已显露无疑。他一生无所作为，看不到前途，理想幻灭，彷徨于灰色人生中，庸俗苟且、卑微怯弱 “活着”，直到被社会抛弃，成为不折不扣的社会“边缘人”、“多余人”。
李石清的话里也掺杂了“愤世嫉俗”的情绪在里面，表达了他对现实的不满，在剧本第四幕中，升为银行襄理的李石清也被老板无情地解雇了，成了又一个“黄省三”，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二、游戏人生的“钦差大臣”

果戈里在《饮差大臣》里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刻画了一系列俄国官僚的典型形象，全剧没有一个正面人物。

喜剧中心人物赫列斯达科夫是一个“最无聊的家伙”，一身沾染彼得堡官僚习气的外省青年。他轻浮浅薄，爱慕虚荣，自吹自擂，厚颜无耻，游戏人生。他的撒谎不仅是出于一时经济的需要，而更是出于一种天性，他被误以为钦差大臣主要是惊慌失措的京城官吏一时被他那种具有官僚习气的气质所震慑。赫列斯达科夫在欺骗玩弄得大小官员团团转后，留下一封信，信里充满了对市长及其他官员的讽刺，嘲弄。在他眼里，“市长蠢得像一匹灰色的阉马”“邮政局长长得跟部里看门的朱赫耶夫一模一样，大概也是个坏蛋，好酒贪杯的酒鬼”“慈善医院主任十足像个戴便帽的猪！”“督学满身是葱臭”“法官略普金一贾普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莫凡东”，
赫列斯达科夫的典型意义在于他集中体现了许多人都具有的共同的庸俗特征，可以说他天生具备了一个“钦差大臣”的所有特征。

总之，《日出》和《饮差大臣》以独有的笔法给世界文学画廊增添了一批“多余人”形象，展现了这些小人物的灰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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